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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語，方言研究近幾 1-年來的特點之一是偏重於語音方面。其原因，是方言與民族共

同語比較，語音的差別較大，詞彙和語法則較為一致;此外，自高本漠的《方音字彙》

起，研究方言的語音就帶有構擬古漢語語音的目的，因而也更引起音韻學家的興趣。所

以羅常培先生一九五五年在他的(( (廈門音系)再版序言》中說: “從現在看來， 本書

終於局限在‘音系，就完了，沒能繼續補充詞彙和語法兩部分，不能說不是受了當時語言

學界偏重語音的風尚昕影響。無論如何是不夠全面的。"近年來的方言研究雖然開始注

意到詞彙和語法兩方面的研究，但有系統的、大姐模的著作還不多，比較來說，閩南方

言的詞彙研究和粵方言的語法研究是較為引人注意的。高華年先生的《廣州方言研究》

是對粵方言全面系統研究中新出的一部著作，這本書雖然分述粵方言的語音、語法和詞

彙三部分，但用力最多的還是在語法方面。

對於粵方言的語法研究，中文大學一九七二年出版了張洪年博士的《香港粵語語法

的研究)) .張博士的原文有九章，但該書只印行其中的六章，不能讀其全觀， 十分可

惜。高先生的這本書. ((語音》一章只佔十五頁. ((詞彙》一章六十二頁，全章收廣州

話的特別詞(高先生書中所稱. ~p方言詞)二千四百多個，並沒有分析或說明。而《語

法》部分則有二百六十頁，所以把這本書看作是粵方言的語法研究專著，也是有道理

的。高先生這本書的語法系統，還是國內普遍接受的詞法、詞組和句法三分法的形式，

用這種方法來研究方言語法，對方言的語法現象先作一次全面的描寫，為進一步研究打

好基礎，是十分必要的。高先生這本書中的豐富材料，是他二十多年來辛勤勞動的結

果。
這本書另一個鮮明的特點是作者特別注意口語詞。這實在是方言研究的一個重要原

則。袁家驛先生在《略談漢語方言研究》中說: “方言間基本詞彙和語法結構照例是大

部分相同的， 昕以方言詞彙和語法研究總偏重於相異或不同於文學語言的特殊部分。"

(見《語言學論叢》第二輯)李榮先生在《漢語方言調查手冊》的《怎樣記詞彙和語法

例句》一章中也說:“調查方言不但不怕土， 並且越土越好， 免得把學生腔和藍青官話，

都當作方言記下來。"高先生在這本書中，完全站在方言的立場，不單在《詞彙》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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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收方言詞，在其他一些地方，凡遇到同一個讀音可以分別代表民族共同語和粵方言兩

個詞彙，兩種意義時，高先生都只取粵方言的意義，而不理會這個音(或這個字〉在民

接共同語的用法。這種態度無鍵是正確的，但強調太過，便可能給讀者，尤其是不懂粵

方言的讀者帶來混亂。這種情形，最明顯地表現在《語音》一章中。例如聲母 Kw 的例

字是“棍"，詮釋是“騙"。其實這個字不加說明，對讀者認識這個聲母還較為容易，因為

他們可以很容易使從普通話的 (kun) 這個讀音中類推出 kw的讀音來(見頁 2 )。同樣

的情形，在頁 6 談到“鑫"jik55這個讀音，也只注明“油脂變質，發出的臭味"這種意義。

嚴格來說，這種意義相應的漢字是甚麼，還不容易斷定，最好是按該書的體例作口(見

引言頁 4 ) ，如果寫作“益"字，乾脆採用與民接共同語同一意義的詞彙，作“利益"的

“益"解，間便於類推。

相反來說，有的方言詞和民接共同語只有詞尾的差別，是否需要特別注明或收為方

言特別詞，也還是值得討論的。例如“裙"往為“裙子"(見頁 2、頁293) ;把 (lam 35) 

“籃"作為方言詞，以為有別於民接共同語的“籃子"(頁293) ，便顯得不太需要了。

在《詞彙》一章中收了二千四百多個特別詞，在數量上還可QI，增加。收入的詞也需

要峰訂。如頁295有“落訂"一詞，控為“下訂錢'，;頁296叉有“落定"，也注為“下定錢"，

這兩個謂的讀音完全一樣，但分置兩處，不知原因何在。《現代漢語詞典》只收“定錢"

一詞 C 見頁 229) ，這兩個詞可以取消一個。至於其他標音的錯誤，屬印刷技術問題，

這襄便不一一指出了。

總之，高先生這本書是研究粵方言語法中最新最全面的一種，對於其他方言區的語

法研究有良好的示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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